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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张大东 孙友清

十一月中旬，秋风送来阵阵寒意。登上枣
庄峄城东郊的峨山，往北极目远望，可见天际
苍茫如画，土丘舒缓起伏，冬麦青青如新。大
大小小的村庄，如星辰点缀苍穹，星罗棋布，
错落有致。其中有一处高台，西临河谷，东近
平原，横卧两村之间，颇为引人注目。

这座高台，相传是西汉宣帝时太子太傅疏
广、太子少傅疏受，辞官归乡散金于民的地
方。他们在官运亨通时，头脑冷峻清晰，洞悉
官场诡谲、宦海凶险，不恋权位，急流勇退，
谱写了千古流芳的佳话。

光阴岁月两千余载，弹指一挥转瞬即逝。
登临高台，朔风吹拂耳畔，丘土静默无言。
“二疏散金”的故事氤氲千年，历经古今，依
然传诵不歇。

“二疏不恋富贵，辞官散金，已经成为一
种浓而不化的精神，散落汇入到了这片土地。
后来二疏台上建起祠堂和义学，便是这种精神
落地生根的证明。”峄城区作协主席邵明思
说。

二疏台前世今生
“二疏城”的由来，结缘于疏广疏受叔侄

二人。
“其实二疏城，并非仅仅是疏广疏受的散

金处，它是一座世代累积的文化遗址，后因二
疏散金而得名。”曾参与二疏城考古挖掘的萝
藤村党支部书记房万回说。

二疏城台西，紧傍发源于北部绵绵群山的
萝藤河，台东是一片遥望无尽的平原。萝藤河
沿河两岸的平原上，旧时多分布一些形似“二
疏城”的土丘，当地乡亲俗称为“一溜十八
埠”。“埠”即是“阜”，便是水边的高土
台。河畔高地，多是远古时先人人工营建的聚
落。高台临河，既便于平时取水生活，也利于
多雨季节躲避洪水。二疏城地处平原和丘陵的
衔接处，平坦的地势，肥沃的土地，温润的气
候，为古人采撷、渔猎和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先民在此劳作不休，缓缓堆积着文明
的痕迹。

到了秦汉时期，经数千年蕴积，这里已成
规模可观的聚居地。据史料记载，二疏城全盛
时，东西宽400米，南北长500米，高约3米，是
个近似矩形的城台高地。后来因为自然风化和
百姓取土，如今残余直径约150米、面积约17000
平方米的圆形高台。

在二疏城南，有一条东西向的乡道，直通
临沂兰陵县。秦汉时，它是进出兰陵的要道，
“这条官道东接兰陵，西抵长安，疏广疏受出
兰陵入京师为官，离京师归兰陵隐居，理应都

会路过这里。”邵明思说。
经过二疏的散金，这座高台得以名扬四

海。
疏广疏受，是生活于汉宣帝时的兰陵大

儒。
古兰陵的向学之风，肇基浓郁于儒学大师

荀子任兰陵令时。
公元前255年，楚国攻灭鲁国。为了巩固北

部边防，楚国设兰陵为县。此时荀子的故友春
申君拜相，他便委派荀子出任兰陵令。

荀子曾三度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早
已是海内尊崇的儒学大师。他在兰陵一边“平
政爱民”，践行自己的治国理念，一边设帐授
徒，培育当地的贤才。

到西汉时，兰陵私学依旧秉承荀子治学不
倦的遗风。当时一些经学大师自立“精舍”
“精庐”举办私学，广收门徒。正因为荀子的
教泽，汉初兰陵涌现出诸多文人、学者乃至卿
相，汉代学者刘向就曾说：“兰陵多善为学，
盖以孙（荀）卿也。”

叔侄同拜储君师
疏广和疏受，便是兰陵善学者中的佼佼

者。
“疏广和疏受，先在乡间教学，后被汉室

察举征召到了首都长安。他们因学识渊博、才
华出众，先后做了太子的师傅，可谓荣耀一
时。”二疏城南的城一村第一书记王传金说。

疏氏叔侄能自乡间脱颖而出，依靠的是
“博闻有道术”，即高超不群的学识。此前，
西汉的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
传承百年的黄老无为思想，到了汉武帝时已难
满足朝政的需要。武帝接受儒生董仲舒的意
见，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他
对儒学的另眼相待，反映在了人才选拔机制变
革上。此前，朝廷选拔官吏，一般注重出身和
人品，所以官吏要么是功臣的后人，要么是
“敦厚朴质”的长者。汉武帝后，朝廷越来越
看重人才的学识，许多研习儒术的学者，因而
能够顺畅地踏入仕途。

疏广自幼好学，师承经学大师孟卿。他对
儒家经典《春秋》极为精通，受到当地儒者尊
崇。成年后，在家乡开馆授业，有众多学者自
远方负笈而至。

疏广的名望日广，引起了朝廷的注意。经
过郡县官员的“察举”，疏广被推选入朝廷担
任博士，接着出任太中大夫，职掌朝堂议论。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汉宣帝立长子
刘奭为皇太子。

宣帝虽贵为武帝的曾孙，但幼年生活却极
为坎坷。武帝末年，爆发了“巫蛊之祸”。太
子刘据遭人诬陷，不能自明，被迫举兵反抗。
汉武帝误以为太子叛乱，便发兵镇压，刘据兵

败而自杀。
刘据死后，尚在襁褓的宣帝也被收入狱

中，和狱卒为伴。幼年的坎坷，让宣帝对儿子
的教育极为关心，他选任大臣丙吉为太子太
傅，疏广为太子少傅。几个月后，丙吉升任
“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疏广便继任了太子
太傅。

此时疏广的侄子疏受，也经“贤良文学”
的方式，荐举为太子家令。

太子家令职掌东宫财政收入、刑狱和饮
食，责任重大，多由能臣干吏担任。汉文帝
时，晁错便以通《尚书》为太子家令，后来成
为太子倚重的股肱之臣。

疏受自幼跟随叔叔疏广研读经书，为人谦
恭谨慎，而且思维敏捷，口才出众。入东宫不
久，便得到了太子的信任。有一次宣帝驾临东
宫，疏受负责迎谒应对和酒宴布置，办理得非
常妥当。酒席之上，他奉觞进酒，祝福长寿，
用词雅致得体，宣帝非常满意。宣帝提升疏受
为太子少傅，和叔叔一起成了太子的老师。

太傅和少傅，都是储君师，肩负着教育太
子的重任。

早在西汉初年，刘邦等人就认识到早立太
子的重要性。秦朝因无太子，因而始皇一死，
“胡亥诈立，自使灭祀”。刘邦受封汉王后，
就立刻选择嫡长子刘盈作太子，并为他挑选老
师，建立东宫的职官体系。后来，吕后还接受
张良的建议，礼聘德高望重的“商山四皓”，
轻松化解了太子危机，更见太子师的重要。

文帝时，政论家贾谊提出“天下之命，悬
于太子”的主张。而太子的善恶贤愚，则取决
于“谕教和左右”，太子教育，关乎朝廷安
定，国祚长久。所以太子师的选任，便是重中
之重，务必使得太子“见正事，闻正言，行正
道”。

因为直接参与太子教育，对太子的成长影
响甚至超越皇帝，太子师在汉室官僚体系中地
位举足轻重。他们不仅负责教授太子，还可以
向朝廷上书言事，参与国家政务。

叔侄同为太子师，被视为当时一件荣耀
事。每逢太子上朝，都是太傅疏广在前引导，
少傅疏受在后跟随。

但在荣耀背后，也潜藏着衰败的危机。一
次直言，让疏广、疏受目睹了朝堂的诡诈和凶
险。

触怒外戚惹祸端
疏广疏受以经术起家，是闻名海内的大学

者。但一入朝堂，变身太子师，就要直面波云
诡谲的政治形势。

而宣帝的“卑微”出身，则为朝堂各色势
力的争斗提供了最好的表演舞台。他被幽禁于
掖庭时，几乎朝不保夕，没人愿意把女儿嫁
他。只有因罪被宫刑、派来照顾他的许广汉，
将女儿许平君许配给他。两人结为连理后，生
下了儿子刘奭。

爱情的寒微凄婉，妻子的体贴温柔，仿如
三九暖阳，令宣帝刻骨铭心。当掌控朝政的大
将军霍光，废掉不服管控的昌邑王刘贺，迎立
他为皇帝时，两人马上就围绕皇后属谁发生了
龃龉和摩擦。

霍光想让女儿霍成君入宫，但宣帝重感情
且恋旧，一直不肯松口。后来，他不动声色地
发了一道诏书，借寻找在民间贴身的一把故剑
为由，隐晦地表露自己的心意。朝臣了解到皇
帝的心思，便改弦更张，请求立许平君为后。

霍光的妻子霍显，依旧希望女儿成为皇
后，难以咽下这口气。不久皇后许平君怀孕得
病，霍显就买通女医，用毒药予以谋杀。宣帝
因忌惮霍家的权势，内心虽咬牙切齿，表面却
波澜不惊。

宣帝的隐忍不发，让霍成君顺利成为皇
后。霍显希望女儿能尽快诞下子嗣，承继太子
大位。但宣帝却挚爱亡妻，坚持要立刘奭为太
子，并册封自己的岳父许广汉为侯。

当时霍光已死，但霍氏余威犹存。霍显知
道太子人选已定，极为恼怒，愤懑不食，甚至
呕血怒骂：“此乃民间时子，安得立？即后有

子，反为王耶？”她又让霍皇后故技重施，以
食物毒杀太子。幸得保姆随身保护，每次都先
尝食物，太子才因而得免。后来，霍氏想除掉
太子，甚至成了宫廷公开的秘密。

正在母死子幼、许氏危急的关键时刻，太
子的外祖父许广汉提出，让他的弟弟许舜到东
宫去做管家，“监护太子家”，保护太子人身
安全。

与太子有关的事情，又牵连外家许氏，宣
帝自然要咨询太傅的意见。疏广对此坚决反
对，他认为：“太子是国储副君，师友必于天
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许氏。何况太子已有太
傅少傅，官属已备，今复使许舜监护太子家，
不能广布太子德行于天下。”

疏广的对答句句在理，也合于礼法，难以
辨驳，所以宣帝对他数次赏赐，还把这话捎给
了丞相魏相。相比疏广的稚嫩，魏相却是个宦
海老手，他立即免冠赞叹：“此非臣等所能
及。”

疏广的答复，客观上中了霍家的下怀，触
动了许家的禁脔。许广汉认定疏广是为霍家代
言，恨得咬牙切齿。

很快，疏广就见识到了官场的天翻地覆。
霍家阴谋叛乱计划曝光，宣帝立即铁腕镇压，
霍家顷刻败亡。太子外家许氏，政治地位急速
上升。

疏广一年前的无心之失，许广汉始终没有
忘记。

太子是未来的皇帝，太子师便是未来的帝
师，仕途无限光明，通常很快就能得到升迁。
疏广的前任丙吉，做太子太傅才数月，很快就
成为御史大夫，后又官至宰相。但疏广在太子
太傅任上，却徘徊五年，没有任何变动。

疏广已经感受到了失言的代价。
到皇太子12岁时，疏广疏受已将《论语》

和《孝经》悉数传授给太子。而他们在朝堂
上，也越发感受到许家的针锋相对。许家施加
的无形压力，让自己有些喘不过气来。

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许家的许延寿
被封为乐成侯，长乐卫尉许舜被封为博望侯，
加上之前的平恩侯许光汉，许氏共三人封侯。
许家的势力也顺利进入东宫，几乎架空了疏
广。

是抽身而去，还是恋恋不舍？已经成了疏
广、疏受绕不开的难题。

是时候该离开了，疏广逃避了五年之久，
终于选择直接面对。

不恋权位弃官去
就在二许封侯册命下发同时，二疏的辞官

奏折也递了上去。
此前疏广找疏受商议，寻求他的理解和支

持。疏广坦露心迹：“我听说‘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如今我们
仕官已到了二千石的位置，宦已成名也立，此
时不去，惧有后悔。不如相随出关而去，归老
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疏广面对日益
恶化的政治形势，想选择放弃官位荣禄，来换
取人格的自由。

疏受也洞悉了其中的祸福道理，跪拜于地
叩头赞同。随后两人上疏，声称患上恶疾，请
求离职休养。如此的巧合，其实是有意为之，
宣帝和朝臣却心有灵犀，缄默不言。帝王的微
妙姿态，更让疏广坚定了离开的心意。三月病
假期满后，宣帝慰劳的诏书下达，疏广乘势提
出自己病笃，上疏请求退职，回乡安居晚年。
宣帝装模作样地挽留一番，然后便以他年高德
劭为由，恩准疏广的一切请求。

宣帝给了疏广疏受充足的面子。他赏赐叔
侄俩黄金二十斤，皇太子也随即赠以五十斤黄
金。临行之日，朝堂的公卿大夫，以及故友同
乡都来设宴送行。众人在东都门外支帐，祭祀
路神，敬酒祝福，许愿一路顺风。送行者馈赠
的礼物，有数百辆之多，疏广疏受都辞决不
受。当时道路观者见他们离去，赞叹道：“知
足而退，贤哉，二大夫。”甚至有人为他们的
离去而伤心落泪。

两人沿官道东行，到了东海兰陵的萝藤故

里。在这里，他们登上台城，将皇家赏赐的钱
财悉数散于众人，自己则不留分毫。当地百姓
感念他们的恩德，都手抔黄土前来，搭建起土
台，将其唤作“二疏城”或“散金台”。

归家之后，疏广每日让家人摆设酒食，宴
请族人和亲朋宾客。他不停花钱设酒席，还经
常过问家人，家中积蓄尚存多少。毫无节制地
花费一年多后，疏广的子孙见钱囊将尽，无不
忧心忡忡。他们对一位老者言道：“如今天天
设筵席，家里钱财将尽。希望您见到老人家疏
广时，劝他多置办些田产房屋，也好为子孙长
远计。”老人便在和疏广闲聊时，谈到置办田
地房屋的事。疏广答道：“我难道年老悖情到
了不考虑子孙的将来吗？只是家中原有的田地
房屋，只要子孙肯劳作勤力，足够衣食之用，
能过普通人的生活。现在置买多余田地房屋，
只会使子孙懒惰罢了。有才德的人如果财多，
就会削弱意志；愚蠢的人如果财多，就会增多
过失，而且不义之财常会招致众人的怨恨。我
既然无德教化子孙，也不能增加他们的过失而
招怨恨。再说金钱是皇上赐予我养老的，所以
很乐意共同享受这份恩赐，这样来度过余生，
不是也很好吗？”子孙们心悦诚服，疏广也得
以尽享天年。

疏广的睿智，很快得到了验证。同乡萧望
之任太子太傅，品性和疏广相近，都是刚正不
阿，清正廉洁的名士。但在混沌的官场上，萧
望之却遭到两个中书宦官的构陷，以致含恨自
杀。萧望之身死的消息传回兰陵，众人皆服膺
疏广的明智豁达。

疏氏叔侄去世后，葬在了“散金台”南附
近的疏氏祖茔。乡亲们感念二疏散金之德、济
贫之恩，在他们的故宅处修建“二疏祠”，纪
念他们的恩德与教诲。

元代地方志《齐乘》记载：“二疏的宅
第，在峄州东四十里萝藤城，墓地也在那里。
萝藤城方圆五六里，当地百姓说这就是二疏的
宅院。”《齐乘》还对宅院真伪进行了一番考
证：“按说二疏归乡里，有旧田庐可娱乐终
身。他们既然不为子孙增益产业，怎能有这样
一座宅邸？”编志者访求乡间耆旧，认为是乡
人感其散金之惠，共筑此城。

到了明孝宗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山
东按察司副使赵鹤龄路经此地，见二疏城破败
倾颓，便在元代古寺的附近重修了二疏祠。

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祥符人李孔曦
以举人身份知峄县事。他雅意兴作，广修学
宫，增设外城，缮诸祠庙。后来山东按察佥事
李士允兵备沂界，路经二疏城。他揽衣登城，
“四眺而望，见城势如环，城中高阜，深广可
宫可田。榛莽翳如，瓦石狼藉，覆栋残碑，交
委堂下”。即令李孔曦把祠堂移到古寺后重
建，并塑起二疏像，勒刻碑石，广植林木，彰
显先贤功成身退散金济贫的美德。

到了清代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当
地百姓还集资在二疏城上建起义学，令寒门子
弟免费入学。

历代咏叹赞二疏
历朝历代，人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二

疏”的敬重和纪念。北宋科学家沈括，为瞻仰
二疏遗迹，特意来到二疏城考察一番。他在
《梦溪笔谈》中记载：“东四十里自有疏广
墓，其东又二里有疏受墓。”

北宋地理学家乐史在《太平寰宇记》里记
载：“汉疏广墓，在县东四十里。广字仲翁，
东海兰陵人。汉疏受墓，在县东四十二里。”

文人骚客对二疏的吟咏赞叹，更是不绝于
书。晋代陶渊明对“二疏”的通达明智赞赏不
已，取叔侄二人为题写《咏二疏》诗，讴歌他
们立功不居、功成身退、有金不私的贤达。

李白在《拟古》诗之五，赞曰：“千金买
一醉，取乐不求余。达士遗天地，东门有二
疏。”

贺知章也有诗云：“筵开百壶饯，诏许二
疏归。”白居易诗赞：“贤哉汉二疏，彼独是
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尘去。”

宋代的吴则礼、秦观也有赞誉二疏的诗词
传世。

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乾隆
帝沿南北古驿道南巡。他因久仰兰陵“二疏”
散金之德，遂绕经沂州府，召见了知府李希
贤。

为表彰疏广、疏受的操守，乾隆帝还在行
宫留下墨宝，作诗赞叹：“荒城名尚二疏存，
置酒捐金广主恩，贤损志愚益其过，不惟高见
实良言。”

如今的二疏城，已经成为当地著名的人文
景观。“城一村打造孝善和谐新城一，就是要
从二疏精神中汲取美德，让这种美德在当下也
熠熠生辉。”王传金说。

■ 政德镜鉴┩祷盗

高官厚禄犹如一个强力的磁场，紧紧吸附人的灵魂，让他动弹不得。此时急流勇退，不仅需要极大的魄力，也要有果敢敢的勇气。

西汉疏广疏受叔侄相约辞官归隐，又在高台散尽金银，他们对权位钱财的豁达洒脱，引发后世无尽的吟咏和赞叹。

疏广疏受：功成身先退，散金不自居

□ 本报记者 鲍 青

战国末年，荀子出任兰陵令，这是兰陵文
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作为先秦最后一名儒学大师，荀子曾三度
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也曾游历过秦赵，向
君王阐述自己的治国主张。

多年飘荡后，荀子来到楚国，出任兰陵
令，践行自己的施政主张。

但不久，他就遭遇谗言，被迫离开楚国。
西汉刘向的《叙录》，对此事有所记录：“有
人对春申君进言，成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称霸天下。孙（荀）卿也是贤者，如今给
他百里之地，如果有异志，楚国就非常危
险！”春申君未经核查，就贸然致书责问荀
子。荀子见自己失去信任，便主动离职入赵。

没过多久，又有人对春申君进言：“伊尹
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
而齐强。所以贤者所在，则君尊国安。今孙
（荀）卿，是天下的贤人，所去之国，就不安

定了！”之前有人说荀子贤而楚国危，如今又
有人说荀子贤而楚国安，前后如此矛盾的意
见，竟然都得到了春申君的认同。他随即派人
来到赵国，邀请荀子再度入楚。荀子致书辞
谢，并写歌赋送给春申君。春申君看完歌赋
后，懊悔不已，再度致书表达歉意。荀子这才
复为兰陵令。

到了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自己的门客李
园谋杀。春申君死后，楚国尽废其政。荀子因
为是春申君的故友，也失去了兰陵令的职位。
他住在兰陵，开馆授徒，并“推儒、墨、道德
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这便是历史上
著名的儒家经典《荀子》。

荀子晚年不再过问政事，而是专于治学，
儒家经典也赖之以传。

荀子与孟子不同，非常注重对儒家经典的
解读。虽然孟子也推崇经典，但从现存的史料
中，很难找到他对经典的解读和评说。究其本
源，大概是孟子提倡“性善”，认为“仁、
义、礼、智”是与生俱来的，不用从客观存在

的外部世界获得，所以他说：“恻隐之心，人
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
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
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
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
也，我固有之也。”因为人固有之，所以孟子
的最大精力，放在了唤醒人性中的“善”，相
对忽略了外部教化。近代梁启超认为，孟子的
“性善论”，只是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

与孟子不同，荀子强调“性恶”，其实也
就是强调教育的必要性。荀子认为，凡是没有
经过教化，往往不会为善。对于人性中“善”
的形成，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的命题，强调道德礼法的功用。荀子以为，就
人的本性而言，“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
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众人起初都是天
生性恶，而后天的贤愚不肖的差别，是由于
“习俗所积耳”。后天的环境和经验，对人性
的改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荀子相信，通过人
的主观努力，可以用外力转化人的恶。只要肯

努力学习，人人皆可成为尧舜禹这样的圣贤。
这也是他为何将《劝学篇》置于《荀子》之首
的原因。

因为对外部教化的重视，所以荀子格外关注
儒家经典。他不仅对儒家经典深入研究，还对它
们发表评说，强调学习的侧重点。在《荀子》一书
中，引用点评儒家经典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劝
学》中，他就归纳道：“《尚书》是政事的记录；《诗
经》是心声之归结；《礼经》是法制的前提、条例的
总纲，所以要学到《礼经》才算结束，才算达到了
道德之顶峰。《礼经》敬重礼仪，《乐经》讲述中和
之声，《诗经》《尚书》博大广阔，《春秋》微言大义，
它们已经将天地间的大学问都囊括其中了。”

荀子的归纳总结和宣扬提倡，用互为表里
的努力，提升了儒家经典的社会影响力。荀子
对经典的推崇，也为众多醉心儒学的士子提供
了学习的门径。荀子之后，儒生以研习儒家经
典为荣，非常重视经典的实证作用。到了经学
大兴的汉代，儒者们依然在推崇荀子传承经典
的不朽功劳。

据考证，汉代很多治经者都与荀子一系有
关。这些治经者或为博士或为中大夫，有的甚
至为诸侯王。尤其是在荀子生活多年的兰陵，
更是沐浴他的教泽近20年。到了西汉中期，经
过百年的积累，兰陵经学终于厚积薄发，经学
大师不断涌现。其代表人物如王臧、缪生、褚
大、孟卿、孟喜、后仓、疏广、疏受、萧望
之、匡衡、毋将隆、毋将永、段嘉等皆精研儒
家经典，为一代名儒。兰陵的经学大师或设帐
授徒，致力于经学传授，或致身通显，供职于
朝廷，以经术处理政事，对经学的传播与弘扬
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通常以经为依托，来参
与治理国家和社会，对汉代社会变革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

此后近千年，荀子都享受和孟子并尊的地
位。如唐代杨惊对荀子评价就很高，他认为在
战国诸子兴起、儒道几乎泯没的时代，“孟轲
阐其前，荀卿振其后”，两人只有时代先后，
没有功劳大小差别。中唐时，韩愈提倡恢复道
统，他虽然认为孟子“醇乎醇”，荀子则“大
醇而小疵”，但基本持肯定态度。

但到了宋代，随着植根于孟子学说的理学
兴起，理学家视荀子为异端，不断对他攻击和
贬低。程颐认为荀子思想“悖圣人者也”“极
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朱熹则把
荀子当作法家，“荀卿则全是申、韩，观《成
相》一篇可见”。而在人性方面，朱熹甚至
说：“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荀子更是从孔庙中被
逐出，丧失了在儒家中的尊崇地位。

·相关阅读·

他是先秦最后的儒学大师，曾任兰陵令多年。退职居乡后，勤于著作，留下鸿篇巨制32篇。更可贵的是，他开馆授徒，传习五经，开启了汉代经学的先河。

荀子：兰陵著长卷，经学开先河

二疏城遗址纪念碑 鲍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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